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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ร่ืองน้ี 

ผลการศึกษาช้ีให*เห็นว(า 《大刈镰》 ใช* “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 และ “การพิทักษ7” เป]นอุปลักษณ7หลักใน

การเสนอแนวทางใหม(ของการรับรู*ชีวิต กล(าวคือ มนุษย7ควรเก็บเก่ียวความคิดผ(า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 และใน

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ต*องพิทักษ7ความทรงจำผ(านการเฝvามองชีวิต ท้ังยังต*องมีท้ังความกล*าในการลงมือทำ และความ

สำนึกเคารพต(อชีวิตอย(างลึกซ้ึง 

คำสำคัญ: เกาจ้ียนฉวิน;《大刈镰》; 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เชิงพ้ืนท่ี; 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 การพิทักษ7; ปรัชญาชีวิต 

 

Abstract 

Gao Jianqun’s novel Da Yilian is a romantic text that integrat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with a profound concern for life. Nar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ite House” soldier, 

the novel depicts the protagonist’s spatial journey from his homeland to the frontier and 

eventually to the city. Through thi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t constructs a life narrative that is 

both romantic and tragic. This study takes “harvest” and “guardianship” as its central 

metaphors to examine their unified yet oppositional role with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o explore their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life.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embedded in the image of Da Yilian. It then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formed by three interrelated spaces—frontier, urban, and psychological—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harvest and guardianship. Furthermore, it interprets the image of the 

“black horse” as symbolizing both wandering and perseverance. Finally, by reexamining the 

notion of “chivalric spirit” in a contemporary context, the study reveals the novel’s enduring 

life values.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a Yilian employs “harvest” and “guardianship” as core 

metaphors to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life cognition: life requires both the harvesting of 

ideas through movement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memory through reflection. It calls for both 

the courage to act and a compassionate reverence for life. 

Keywords: Gao Jianqun; Da Yilian; spatial narrative; harvest; guardianship; philosophy of life, 

consumer satisfaction, perceived quality, perceived giving, D&M and ECM-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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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建群长篇小说《大刈镰》是一部兼具哲学思辨与生命关怀的浪漫主义文本。小说

以“白房子”士兵为叙事视角，呈现主人公从故土到边防站、再进入都市的空间转换历

程，在空间流转中展开兼具浪漫性与悲剧性的生命叙事。本文以“收割”与“守护”为

核心意象，考察这组对立统一的生命主题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贯穿性意义，并阐释其当

代生命启示。文章首先解析“大刈镰”意象的哲学承载功能，其次分析边疆、都市、心

理三重空间在收割与守护之间形成的辩证叙事结构，继而揭示“黑走马”意象所蕴含的

流浪与坚守双重内涵，最后通过对 “骑士精神”的当代阐释，挖掘《大刈镰》的当代

生命价值。研究表明，《大刈镰》以“收割”与“守护”为核心隐喻，为当代生命认知

提供新路径：生命既要在行走中收割思想，亦要在守望中守护记忆；既需要行动的勇气，

也需要敬畏生命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高建群；《大刈镰》；空间叙事；收割；守护；生命哲学 

1.引言 

“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我将这收割打包，慷慨地献给人类！” 高建群以诗意表述

开启长篇小说《大刈镰》，不仅确立作品的抒情基调，更构建起以工具意象承载生命思考的创作路

径。作为当代西部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大刈镰》以“白房子”士兵为叙事视角，呈现主人公

从故土到边防站、再进入都市的空间转换历程。边疆与都市的空间位移、边缘与中心的视角切换，

构成小说的基本叙事框架，也成为主人公精神流浪与价值建构的隐喻载体。在持续的空间流转中，

“收割”与“守护”作为核心对偶意象反复出现，推动主题深化。在文本语境中，收割不仅指向物

质层面的获取，更意味着精神层面的甄别、取舍与思想淬炼；守护则代表对记忆、传统与精神底色

的坚守，是对抗遗忘与虚无的重要方式。主人公在空间迁徙中不断完成收割与守护的双向实践，高

建群亦借此重新界定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并非被动存续，而是在主动收割与自觉守护的动态平衡

中实现自我超越。 

目前学界对高建群及《大刈镰》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作品浪漫主

义美学风格研究，将其置于西部文学脉络中，分析理想主义精神与崇高化审美特征；二是地域文化

与边疆书写研究，聚焦西北边疆、骑兵生活与边防经验，阐释空间书写承载的文化记忆与家国情怀；

三是骑士精神、生命意识与存在哲理解读，围绕作家“浪漫派最后的骑士”定位，探讨坚守、流浪、

尊严与生命价值等核心命题。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侧重美学风格、地域文化与精神内涵的单向阐

释，较少以“收割—守护”为核心对偶意象展开系统性论证，亦缺乏将空间叙事理论与生命哲学相

结合的贯通性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采用意象分析法与空间叙事理论，以“收割”与“守护”为

核心线索，解析“大刈镰”“黑走马”的意象内涵，阐释边疆、都市、心理三重空间的叙事功能，揭

示二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进而挖掘小说的生命哲学与当代价值。本文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薄弱

环节，为《大刈镰》叙事艺术与思想价值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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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大刈镰”的意象分析 

（一）镰刀的文化内涵 

镰刀作为农耕文明体系中具备刈除功能的生产工具，在文本中被赋予双重价值指向，其不仅象

征劳动行为本身所具备的尊严与价值，更成为承载生命循环、生死更替等哲学命题的核心隐喻符号。

从形态维度观察，月亮与镰刀具备天然的形式相似性，弯月在文本叙事中被建构为镰刀的自然对应

物，使其成为生命历程与时间流变的直观象征。在《大刈镰》的引子部分，弥留之际的疯子仰望月

亮、张开双臂，这一场景具有系统性的象征结构与哲学指向。疯子对月亮与镰刀的关联认知，并非

对外在形态的直观把握，而是对生命终结这一存在论命题的隐喻式把握。镰刀所承载的收割功能，

与月亮所象征的生死见证意义形成稳定的互文关系，二者共同指向生命有限性与精神超越性并存的

存在状态。文本将疯子张开双臂的姿态界定为兼具诗性表达与仪式性谢幕的复合行为。作者以文本

修辞实现收割行为与艺术表达、生命实存与表演性存在的深度融合，从而强化镰刀意象的哲学层次。

在小说整体叙事体系中，大刈镰已脱离普通农具的实用属性，被提升为兼具收割思想、见证生命、

清理精神荒芜功能的核心象征载体。疯子吟诵的 “我的心头长满了荒草，谁来收割”这一叩问，在

文本阐释体系中具有双重意义结构：其一，它是个体精神困顿与存在焦虑的集中表达；其二，它是

对时代整体精神困境的象征性回应与反思。作者通过将镰刀意象与生命体验、心灵状态、精神世界

进行系统性联结，使这一源自农耕文明的日常工具被赋予稳定而深刻的哲学内涵，使其成为承载存

在反思与价值判断的重要文学符号。 

（二）“收割思想”的哲学意涵 

“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构成《大刈镰》最具理论辨识度的核心表述。从文艺学视

角判断，高建群在此处采用陌生化修辞策略，将具象化的收割动作与抽象化的思想范畴进行结构性

组合，以此形成具有理论张力的表达方式，突破日常语言的认知惯性。在常规认知结构中，思想属

于内在、抽象的精神活动，收割属于外在、具象的实践行为，二者并不具备直接组合的经验基础。

作者将二者进行并置性表达，强调思想的生成与获得并非封闭性冥想的结果，而必须以行走与实践

为前提，在具体生命经验中完成积累与沉淀。小说中“在行走的路途上，让我们像一个真正的镰刀

手一样，边走边挥动大刈镰收割路边的荒草”这一表述，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行走”在文本中不

只是物理空间的移动与转换，更是精神探索、价值追寻与自我超越的象征性路径。与此同时，思想

的成熟与完善同样依赖筛选、割舍与判断等认知机制。从哲学层面分析，收割庄稼需要剔除杂草、

保留果实的实践逻辑，与思想成熟需要去伪存真、汰粗留精的精神逻辑形成同构关系，这一同构使

思想的净化与提升获得具象化的文本支撑。 

（三）刈与守的辩证关系 

从文本象征体系分析，镰刀在小说中不仅保留除草、收割的工具属性，更被赋予具有理论意义

的刀性象征。高建群笔下的“大刈镰”，在功能结构上呈现出 “刈”与“守”并存的双重特征，二

者共同构成意象的核心意义框架。“刈”指向收割、刈除、清理与更新，代表实践层面的价值获取与

精神重构；“守”指向守护、留存、坚守与延续，代表价值层面的稳定持守与精神传承。从哲学视角

判断，二者在表层呈现对立性，在深层逻辑中则形成统一、互补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结构在小说

空间叙事中获得完整、具体的文本呈现。边疆空间在文本象征体系中是守护的核心载体，承担守护

国土完整、边界秩序与文明底线的制度性与精神性功能；与此同时，边疆亦被建构为重要的收割场

域，使主人公得以完成对荒草、思绪与独特生命体验的精神性收割。都市空间在文本中是典型的收

割场域，承载着收割名利、欲望与现代化物质成果的世俗性功能；但都市同样内在地需要守护维度，

以实现对记忆、内心安宁与精神净土的价值持守。《大刈镰》主人公由边疆进入都市、再由都市回望

边疆的空间往复运动，正是“刈”与“守”之间的辩证循环实践。边疆的荒凉体验使其完成对孤独

的收割与思绪的沉淀，都市的喧嚣环境使其形成对内心的守护与精神的清醒。在循环性空间转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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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生命意义得以完整呈现并持续深化。收割与守护并非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而是支撑生命完

整存在的双重维度。从存在论视角判断，只强调收割而忽略守护，生命易走向冷酷、功利与精神空

洞；只强调守护而拒绝收割，生命易陷入保守、封闭与发展停滞。小说由此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

判断：生命的本质意义，在于主体能够合理判断收割与守护的时机，在二者之间形成动态、均衡且

具有稳定张力的存在结构。 

 

3. 空间叙事功能 

（一）边疆：戍守与孤独的双重奏 

“白房子”边防哨所作为小说叙事的起点空间，具备地理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从空间叙事理论

来看，这一场域既是国家疆域意义上的物理边界，也是文明对话、已知与未知相互碰撞的精神边界。

小说中主人公在界桩前远眺的叙事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空间认知与历史意识的双重建构，这一视野

跨越了地理维度，更将个体生命置入文明与历史的纵深结构之中。主人公所感知的 “荒凉”并非单

纯的自然环境特征，而是一种空间性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源于都市喧嚣退场后所形成的精神自省

空间。在边疆相对静止、封闭、极致化的生存结构中，日常价值判断与世俗欲望被大幅弱化，从而

为生命本质思考提供必要条件，使被都市生活遮蔽的精神思绪得以被重新梳理与“收割”。 

边疆空间所塑造的孤独，具有鲜明的存在论意义，而非个体情绪宣泄。文本对主人公外貌与神

态的书写，意在揭示孤独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状态的必然性。从叙事功能分析，孤独在此处并非负面

体验，而是促成精神深化的重要机制，它为主体清理内在芜杂、实现思想淬炼提供前提。边疆空间

最核心的叙事功能，体现为对“守护”命题的具象化呈现。戍守行为本身就是守护国家主权、文明

边界与朴素生命价值的实践形态。小说对骑兵生活、战马、巡逻等细节的反复呈现，并非单纯的场

景铺陈，而是以叙事符号强化守护的合法性与精神性，使守护从被动固守转化为主动的责任担当，

从物理防御升华为文明边缘的精神警觉。 

（二）都市空间：迷失与寻找的二重性 

都市空间在文本中构成与边疆空间对立互补的叙事结构，二者形成现代性语境下典型的空间二

元对照。主人公从边疆重返都市，意味着从价值清晰的精神场域进入规则复杂的世俗场域，其空间

体验的转变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碰撞。都市所呈现的繁华、喧嚣与欲望化特征，构成现代性空间的

典型表征，而其内在的冷漠、疏离与碎片化，则揭示出现代都市生活潜藏的精神危机。“灯红酒绿” 

的叙事意象，不只是对都市景观的概括，更是对世俗价值诱惑、精神消解机制的符号化表达。在这

一空间中，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占据主导，使得超越性的生命价值不断被边缘化。 

主人公与都市之间的疏离与冲突，可从身体与精神两方面加以分析。身体层面的“骑兵步态”

与都市行走方式的反差，本质是两种生命经验、价值逻辑与生存习性的结构性冲突，具有空间文化

意义上的象征功能。精神层面的隔阂则表明，边疆所生成的精神体验与价值坚守，难以被都市价值

体系接纳与理解，揭示出两种生活世界之间的认知壁垒。但都市空间并非单纯的负面场域，其叙事

功能体现为反思性与中介性：正是在都市的迷失与价值冲突中，主人公才得以确认边疆经验的独特

价值与精神意义；也正是在都市的喧嚣之中，守护内心宁静才成为自觉的精神选择。因此，都市在

小说叙事中承担着过渡与催化功能，推动主人公在价值冲突中完成自我定位与精神确证。（三）心理

空间：在收割与守护之间 

小说在物理空间之外，构建了独立且完整的心理空间体系，这一空间是收割与守护两大主题得

以展开的内在场域，也是人物精神逻辑的呈现载体。心理空间的建构，使小说的空间叙事突破外部

环境限制，进入主体内在世界的深层分析。 

心理空间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荒凉”。小说开篇对荒凉感的直接提出，确立了人物内在世界的基

本基调。从叙事逻辑分析，这种荒凉感是外部空间在主体心理的投射，更是精神世界缺乏耕耘与引

导的内在状态。心灵荒芜对应思想停滞、生命倦怠，而“大刈镰”意象在此处的功能，即是对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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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清理与重整，通过刈除芜杂与虚妄，为真实思想的生成提供空间。荒凉感的叙事意义，在于

揭示精神自省与内在收割的必要性。 

心理空间的另一核心特征是“流浪”。文本对“终生流浪”“独行僧”的判断，揭示出人物的精

神存在模式。流浪在此处不具地理学意义，而属于精神存在论范畴：它意味着主体始终处于探索、

追寻与超越的动态过程中，拒绝固化与封闭。从生命哲学角度分析，流浪不是失序，而是以行走保

持生命活力；不是无家可归，而是以更开阔的格局理解存在。流浪与收割形成逻辑互证：思想只能

在持续的行走中被不断获取与更新。 

心理空间的第三个关键特征是“坚守”。即便处于持续流浪与变动之中，人物依然保持对尊严、

记忆与理想的稳定持守。马背生活所塑造的生命体验，构成人物稳定的精神底色，这也是坚守的内

在来源。这种坚守不是固执与封闭，而是在变动世界中保持自我同一性的能力，是流浪与收割得以

有序展开的精神根基。心理空间的荒凉、流浪与坚守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人物内在世界收割与

守护的完整结构。 

 

4.“黑走马”的意象：流浪与坚守的辩证法 

（一）马的文化象征 

在《大刈镰》的意象体系中，“黑走马”与“大刈镰”共同构成支撑文本精神结构的双核心意象。

小说以“我骑着我的黑走马，逡巡北方”开篇，不仅确立叙事视角与空间场域，更从开端处完成行

走、守护与精神求索的主题奠基。从文化符号学视角看，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始终承载着超越实用

功能的精神意涵。Buffon（2009）关于马是“人类最高贵征服”的判断，揭示出马与人类主体力量、

文明拓展之间的深层关联。人类骑乘行为的出现，推动了地理空间的突破与文明交往格局的形成，

而中国古代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实践，则使马成为文明交流、疆域拓展与文化融合的标志性符

号。 

高建群对马的书写植根于切身的生命经验与身份记忆。作为中国最后一代骑兵，其在阿勒泰草

原的服役经历使马从文化符号转化为身体记忆与情感本体，这种经验性认知为小说的意象建构提供

了真实而厚重的精神基础。小说中人物对马的本能奔赴与精神依恋，并非单纯的情感抒发，而是生

命存在方式与精神归宿的象征表达。1975 年骑兵建制正式撤销，意味着延续两千余年的骑兵文明与

马背文化进入历史退场阶段，传统精神面临被遗忘与消解的现代性困境。在此语境下，高建群以文

学方式对骑兵文化进行抢救性书写，本质上是以文本叙事完成对历史记忆、骑士精神与传统文明形

态的守护，使黑走马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使骑兵精神在叙事中获得延续与再生。 

（二）流浪的哲学 

黑走马意象在文本中承担着流浪哲学的阐释功能，构成小说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本中

的流浪并非被动放逐，而是主体主动进入未知、拓展生命边界的存在选择。从存在论视角看，主人

公持续向北、不断前行的生命状态，体现出对确定性、封闭性与固化生存模式的超越，是向无限、

未知与本真存在的趋近。小说对远方、地平线与世界尽头的追问，揭示出流浪的本质并非空间位移，

而是以行走激活生命、以探索确证存在的精神实践。 

在小说的逻辑体系中，流浪与“收割思想”形成互为前提、互为支撑的结构性关系。思想的生

成与深化依赖行走所带来的经验敞开与视野拓展，而行走的意义则通过思想的收割得以实现。黑走

马作为行走的载体，与作为收割工具的大刈镰形成功能互补：大刈镰指向精神的甄别、刈除与收获，

黑走马指向空间的拓展、生命的实践与存在的展开，二者结合构建起“行走—收割—思想— 超越”

的完整存在论结构。流浪者以天地为家的生存姿态，意味着对狭隘世俗归属的超越，体现出生命向

广阔世界敞开的哲学追求，使流浪从生存状态升华为精神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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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守的姿态 

文本中的流浪并不导向价值虚无与精神漂泊，反而以动态的生存方式凸显坚守的必要性与深刻

性。从辩证视角看，正是在流浪所带来的诱惑、动荡与迷失中，坚守才成为稳定主体、支撑生命的

核心力量。 

流浪者的使命在文本中被具体化为行走、歌吟、采撷思想与清理芜杂，其最终指向是守护意义：

守护思想的火种不被世俗喧嚣熄灭，守护文明的血脉不被现代性洪流冲断，守护被时代所边缘化的

精神价值与生命信仰。由此，流浪与坚守形成辩证统一关系：流浪是外在的实践形态，坚守是内在

的精神内核；流浪为坚守提供实践场域，坚守为流浪提供价值锚点。黑走马意象因此突破浪漫主义

文学的抒情范式，获得存在论与生命哲学的双重理论深度，成为《大刈镰》实现精神建构与哲学表

达的关键意象支撑。 

 

5.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在收割与守护之间 

（一）生命哲学的核心命题 

借助“大刈镰”“黑走马”两大核心意象的象征建构、边疆与都市双重空间的叙事对照，以及流

浪与坚守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高建群在《大刈镰》中完成了对现代生命意义的系统性重构。这一

重构的理论核心，可概括为在收割与守护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的生命哲学。从存在论视角看，生命并

非单向度的价值追求，而是由双重维度共同支撑的完整结构：它既需要以“收割”体现主体的实践

勇气、判断能力与取舍自觉，也需要以“守护”保持价值定力、记忆传承与精神坚守。若仅强调收

割而放弃守护，生命易滑向功利化、虚无化与精神空洞；若仅固守守护而拒绝收割，生命则易陷入

封闭化、教条化与发展停滞。小说由此提出核心判断：生命的完整性与意义感，只有在收割与守护

的相互协调、动态平衡中才能真正实现。 

从生命存在的形态看，生命并非静止、封闭、固化的存在，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流动性，需

要在行走中展开、在实践中完成、在流浪中丰盈。小说中“边走边挥动大刈镰收割路边荒草”的表

述，并非单纯的场景描写，而是对生命存在方式的理论概括：行走使生命保持向世界敞开的状态，

使思想保持持续更新的活力，使精神保持不被固化的自由。静止意味着生命活力的消退，行走与实

践才是生命保持本真与韧性的根本路径。与此同时，生命还具有深刻的关联性与历史性，无法脱离

他人、历史与文明而孤立存在。高建群对骑兵生涯、边疆经验与文明脉络的书写，本质上是在强调

个体生命只有嵌入更广阔的历史结构与文化谱系，才能超越狭隘的自我视角，获得精神厚度、历史

深度与价值重量。 

（二）骑士精神的当代回响 

高建群被学界称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这一定位不仅是对其审美风格的概括，更是对其

精神立场、价值追求与文学使命的学术界定。“骑士”作为跨文化符号，在西方传统中代表勇气、荣

誉、忠诚、尊严与担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则与侠义精神、家国情怀、责任意识相贯通。高建群以

文学方式融合东西方骑士精神的内核，塑造出具有当代意义的骑士形象，形成独树一帜的精神美学。

《大刈镰》主人公以黑走马为依托、以大刈镰为工具，在北方大地上行走、求索与坚守，其精神特

质表现为：孤独而不封闭，忧郁而不沉沦，流浪而不迷失，始终保持价值自觉与精神定力。 

尽管骑兵建制退出历史舞台，马背文明逐步让位于现代机械文明，与骑士精神相伴的生命体验

日趋稀缺，但这一精神并未失去价值，反而在现代性困境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骑士精神的式微，

恰恰使其守护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使命。小说主人公在收割中守护、在守护中收割，正是以文

学方式完成对骑士精神的当代转译与重塑。与此同时，高建群的写作以鲜明的崇高感与理想主义区

别于当下诸多世俗化写作，这种审美品质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文学场中尤为稀缺。崇高感的本质，

是对超越世俗功利的价值信念的坚守。在《大刈镰》中，这种超越性具体表现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

对精神思想的执着追求、对历史文明的传承责任。无论身处边疆的荒凉抑或都市的喧嚣，主人公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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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持向上的精神姿态，在行走中追问意义、在实践中确证价值，使骑士精神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

的生命力，也使小说的生命哲学具备更为深远的文化启示意义。 

6.结语 

《大刈镰》以系统化的意象建构与深刻的生命哲学思辨，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的精神方案，其核心即收割与守护的辩证统一。从生命实践的逻辑来看，收割既是对对象的割取，

也是对价值的收获。收割并非被动的等待与接受，而是强调主体将生命主动权握于自身，在信息洪

流中筛选并收获具有深度与重量的思想，在世俗诱惑中辨识并留存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在有限的生

命历程中积累并珍藏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收割的完成，既需要行动的勇气，也需要理性的取舍与

判断。与之相对，守护既是对既有价值的保护，也是对精神内核的坚守。守护不等于僵化保守与固

步自封，而是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清醒的方向定位与价值定力，拒绝在历史与现实的洪流中随波逐流。

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生活中守护记忆，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结构中守护信念，在浮躁喧嚣的文化环

境中守护初心，是守护精神的核心指向，这一过程既需要稳定的意志，也需要包容与变通的智慧。

收割与守护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成就、彼此支撑：在收割中深化守护的对象与意义，在守护中

为新一轮的收割奠定基础。每一次收割都可能生成新的值得守护的内容，每一次守护亦可为新的价

值收割创造条件，二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构成生命存在的内在张力，也彰显出生命实践的复杂性与

完整性。 

从意象体系来看，大刈镰与黑走马共同构成个体生命的双重象征：人既以大刈镰实现精神世界

的清理与收获，也以黑走马完成生命实践的行走与探索。因此，个体需要在持续的行走中完成思想

的收割，在永恒的精神流浪中坚守内在的信念与价值。 

当代社会文化往往强调扩张、获取与更新，鼓励个体成为单向度的“收割者”，追求更多、更快、

更具功利性的成果，却普遍忽视守护的价值与意义。《大刈镰》的重要当代价值，正在于对这种失衡

倾向的反思与校正，在以收割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中，重新唤醒人们对守护记忆、守护初心、守护精

神家园的重视。 

与此同时，在日益趋于封闭、静止与内卷化的现代生存状态中，人们逐渐丧失行走、实践与探

索的生命体验，《大刈镰》亦以其叙事力量唤醒个体对行走与在路上的精神向往。作品提示人们，生

命意义的实现离不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实践，唯有走向广阔的世界，在行走中收割思想，在流浪中

体认存在，才能抵达生命的本真状态。 

总体而言，《大刈镰》以边疆与都市、收割与守护、流浪与坚守、个体与文明的多重辩证结构，

完成对现代生命存在方式的哲学反思与价值重构。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现代性困境，倡导在多重

张力之间保持平衡、坚守初心、勇于实践、不断超越，从而为当代个体重新理解生命、确立价值、

寻找精神出路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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